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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眼間，回到母系任教已滿五年。角色由教室座位變成站在講台上，還是不太習慣，始終很

擔心自己的能力能否承擔傳道、授業、解惑的重責。醫技系以訓練傑出醫檢師為本質，一

個醫檢師的養成，除了專業的知識外，各式實驗技能更是重要。也因此，醫技系四年的課程是

由一連串基礎課程、臨床課程和各種實驗課層層堆疊出來。個人認為醫技教育的挑戰在於現今

醫療檢驗發展迅速，多樣化的檢驗方法，使得以往不易檢測或準確檢出的臨床症狀得以解決，

但在追上這些發展的同時，又必需僅守在基本課程打底，如何訓練學生在四年之內成熟至可以

擔當的確不易。在此僅以個人這些年經驗及感想與校友分享。

背誦的學科　封箱的知識
自從開始任教起，回想以前上課的樣子，我就一直思索怎樣才能有效的教學。生醫教育原

本就偏重記憶，許多的知識，在沒有記起來之前，是沒有辦法靈活運用的。說來慚愧，在基礎

生物學走了一圈後回到醫技系，發現自己其實還能拿出來用的臨床知識貧乏得可憐，絕大部分

印象模糊。這些在十幾二十歲時苦讀習得的臨床相關知識，彷彿在畢業後就被封箱保存了。為

了能夠流暢地上台講課（其實是不想在台上丟臉），前幾年的教學生涯與其說是不停的備課，

不如說是把學科重讀。幸好，以前好像真的有認真念，很快的塵封已久的知識就慢慢浮出。我

很幸運，在大學時期稍稍有系統性地把這些知識裝箱，所以之後開箱搜尋容易多了。但同時我

也在思考，若不是在畢業後就投入臨床工作，有多少同學所習得的東西是凌亂地裝箱，以後需

要的時候只能找到不完整的碎片？又有多少同學根本沒打算裝箱整個丟掉？如果課堂上所學的

終究要被忘記，為什麼我們要上學？ 

忘記所學　不見得是壞事
現在的孩子面臨的是資訊大爆炸的時代，所有的訊息都可以很快速地敲幾個鍵點幾個連結

就能查到。以這角度來說，其實不用強記也沒關係。但正因資訊的取得太快速、太廉價，這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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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孩子所面臨的挑戰，反而在判斷與選擇能力的培養。我相信有效的學習在於邏輯連貫而不

在口訣記憶，邏輯沒連上，硬背的知識終究會忘掉。也因此，我通常在上課會先以一個情境或

問題開始，請同學一齊想，一齊解謎，在課程中也不時丟出問題請同學想想。現今的輔助教學

工具琳琅滿目，我也跟上潮流學了一些互動式教學的工具，在課程中間吸引同學的注意力。也

許同學在未來不會記得做RNA splicing時U1U2的那些分子是在做什麼，但我期望他們會記得RNA 

splicing對真核生物的分子多樣性及演化很重要。

課程要連貫　先聽其他老師講了些什麼
在醫學院的課程安排有個奇特的現象，課程常以老師們打群架的方式安排。一整個學期的

課程可能會十位老師來講。雖然這樣可以在每個主題請到學有專長的老師講授，但也容易造成

每個主題都是獨立不相關，或是部分概念重覆講授。然而，現代生物醫學的進展實際上是跨領

域、跨主題的，許多的問題可以由不同的面向來探討。因此，在參與課程時，我試著先去了解

其他老師教授的部分，也許跟課、也許看講義。在講課的時候，也不時提醒，某某老師是不是

之前上過什麼什麼，這跟我們現在要講的有關。或是，這個概念很重要，之後某某老師在上課

的時候會再提到喔。雖然無從得知成效，但希望可以稍微幫助同學整合所學。以課程的連貫性

來說，個人有幸在系上獨立負責細胞生物學的課程，並擔任絕大部分的課程講授。在此課程中

我得以不斷提點已講過的內容，使得整學期的課程不致於片段化。同時，我大膽採用同一主題

跨周講解的方式，第一個小時先講解概要，並以作業方式讓同學們有一周的時間思考，第二個

小時再帶入較深入的討論。

獨立思考的能力，從實驗課開始
在醫技系中除了課堂講課外，還有大量的各式實驗課程。個人有幸在國外求學時擔任過數

次的實驗課助教，得以吸收國外課程設計的優點。第一次當助教時我十分訝異，生化實驗課居

然是四學分的課。一整本厚厚的實驗手冊，列滿了實驗設計、計算、數據分析。每個實驗都含

一小時講課、紙上演練後再做兩個下午實驗、實驗結果分析還有課後練習作業。每個學生都拚

命般地在做，老師和助教們各別的office hour永遠擠滿了人。最後，實驗課的期中期末考除了筆

試外，還考做實驗。考做實驗時助教要先預考，我記得當時嚇傻了，愣了好久才想出如何下手

的方法。回系上後我試圖運用這些經驗，在我所負責的臨床生化實驗課中，第一件事就是把要

拿幾根試管，每管要加多少試劑從講義拿掉，講解實驗的任務後讓同學花時間自己設計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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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畢業於臺大醫技系。在醫學院生化所取得碩士學位後決定要以研

究維生。前往美國 UC Davis 攻讀生化分生博士時偶然看到線蟲受精卵分

裂的即時動態大為驚喜，從此栽進細胞分裂的世界。取得博士學位後先後

在舊金山州立大學以及臺大分細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將研究目標定在精

子的減數分裂調控機制。現職為臺大醫技系助理教授，專長為細胞分裂、

顯微影像。負責的教學科目包括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臨床生化學、

儀器分析。為 106 學年度優良教師得獎人。

包括要製備多少試劑，標準曲線要拉幾個點，要做幾個重覆等等。第二件事是拿掉未知物的正

確答案，因為在臨床檢驗時，永遠不會有正確答案。在這過程中，我試著讓同學們自己判斷他

們所做出來的數據是否可信。最後，雖然還沒有落實期中期末考做實驗，但我儘可能地用模擬

實驗結果的方式讓同學做答。我期望在這些過程中，同學能跳脫試劑加一加、測一測就走人的

模式，真的思考什麼才是把實驗做好。雖然準備起來比較花時間，但看到同學對自己數據滿意

時的樣子覺得很值得。

相信學生，學生才會相信自己
不可諱言地，當代的學生處在一個令人沮喪覺得沒有未來的年代。低薪、少職缺，新聞一

再報導大環境的不景氣，年輕人從要改變世界的豪情變成追求小確幸。在課餘常與學生聊聊，

發現至少在本系，學生對未來十分茫然。他們常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可以做什麼，或不認為

自己可以成就什麼大業。然而，我常告訴學生，十年後可能絕大部分的職稱將是他們創造出來

的。也許社會氛圍讓年輕人不安，但其實從這些孩子的身上我常得到更多的驚喜。網路世代的

孩子從小接觸到各式各樣的訊息，他們腦袋的靈活程度絕非我當學生時可比擬的。但可惜的是

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以一個老師的身分，我試著給同學們挑戰，相信他們可以做得到，他們

就做得到。我個人的研究室裡規定實驗室常規會議用全英文，剛開始的時候每個小鬼都很害

怕，但不需要幾個月，習慣了、流利了。接下來，丟出去開國際會議，每個都能夠溝通。我始

終相信這些孩子的潛力無窮，他們需要的是老師和家長的信任。

常有人說，當了父母才開始學習怎麼當父母的。在當了老師之後，我也才慢慢開始學習怎

麼當個老師。還在蹣跚學步、牙牙學語的階段，要改進學習的地方永遠數不完，在教學的過程

中，常常覺得我從學生身上學到的更多，只期望自己這股熱誠可以持續不減。 （本專題策畫／

醫技系方偉宏教授＆經濟系謝德宗教授＆公衛系張靜文教授＆農化系李達源教授）

NTU Alumni Bimonthly No.11922


	台大校友119期-三校_部分22
	台大校友119期-三校_部分23
	台大校友119期-三校_部分24

